
中 篇

一 女闾与国家妓院（谈官妓）

国家办妓院，脂粉钱最脏。

春秋初叶，齐国的管仲在宫中设女市与女闾，为中国国家妓院或官妓的开端。希腊

雅典的梭伦创设国家妓院，比中国的管仲晚了五十年。

《战国策·东周》写到齐桓公宫中的“七市（鲍本“七”作“女”），女闾七百”。闾，

里中之门。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住卖淫。这就是由国家经营妓院。清朝的褚学稼

在《坚瓠集续集一·女闾条》中写道：

管子治齐，置女闾三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所谓“花粉钱”，即夜合资，国家要向女闾征取一定数量的税额，可名之为“夜合

税”或“花粉税”。管子荣膺了此种税目的创始人。

女市女闾供谁玩乐呢？《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写道：

昔桓公之伯（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

市。（苏代语）

市即宫中女市，可见首先是供齐桓公日日冶游，满足他的性方面的要求。

其次是供一般游士夜宿。那些游士，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非妇人醇酒不足以羁

縻他们。有妇侍宿，乐不思蜀。

女市女闾中的官妓从何而来呢？或谓为“寡妇”，或谓为女罪犯、女俘虏被没入于

宫中或官府为女奴者。《管子·小匡篇》说：“女子三嫁（嫁三次），入于舂谷。”即是一

种被没入为奴的女罪犯。此说有一定的道理。

汉朝时候，军妓得到了发展（见《独妇山与军妓》篇）。军妓也是一种官妓，即国

家在军队中经营妓院。

六朝时发展起来的是世家拥有的家妓（见《金粉世家》篇）。家妓有家籍而无国家

乐籍，因此不是官妓。但可注意晋有“御妓”，已开唐朝“宫妓”之端。宫妓是皇帝在

宫中办的妓院，属于官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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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桓伊传》说到东晋孝武帝召桓伊饮宴，桓伊“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

孝武帝“乃敕御妓奏笛”。御妓属于御府。御府的女乐表演者都是皇帝的御妓。

到了唐朝，官妓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唐代妓乐均有乐籍，一入乐籍，则成国家娼妓或官妓。妓乐的籍贯先隶太常，后属

教坊。

隋已有教坊，唐高祖李渊设内教坊于禁中，掌教习音乐、管理倡优等事。教坊官隶

属于太常卿。武则天如意元年，将内教坊易名为“云韶府”，设置云韶使，以中官为之。

但仍旧隶属于太常。玄宗李隆基登基，以为太常只宜典雅乐，不宜典倡优女乐，开元二

年，遂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而云韶府不废。并于长安置左、右教坊，专掌倡优杂伎，

用中官为教坊使。妓乐与妓女乐籍从此不隶太常，而属教坊。也就是说，妓乐与妓籍从

太常寺独立出来了。（事见《文献通考·乐》一九）

唐朝凡有乐籍的妓女都是官妓。全国妓女的乐籍概由教坊掌管。妓女可以流动，但

身分特殊。唐时有教坊籍的妓女，与尚未系籍的妓女不同。

连召侑酒饮妓，都须假诸曹行牒，何况陪宿妓女呢。

有妓女福娘者，愿嫁《北里志》的作者孙棨，对他说：“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

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王团儿》）一人教坊籍，则脱籍就困难了。

自居易《琵琶行》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教坊妓女分部，乐籍

也分部。

这不仅是国家妓女或官妓都有教坊乐籍之证，而且女子一有这种籍贯，就表示她是

国家娼妓或官府娼妓，一切都要按官规办事。

唐教坊又叫教坊署，设于京城，是掌管京都与地方倡优乐籍的最高机关。至于各地

官妓的管辖，则属于“乐营”。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说：

池州杜少府忄造，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长年务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

粮，任其外住。若有饮宴，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

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云：“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蛾。乐营都

是间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写了池州与亳州的乐营。从杜慥和韦仕符听任乐营子女外住，饮宴方始召来，

看来，官妓平日都住在乐营中，应召接客。如提教坊籍，一般是指长安教坊乐妓籍

贯而言；如提乐籍，则包括长安与州县所有官妓的籍贯。

唐教坊乐妓有等级。唐崔今钦《教坊记》记有内人、前头人、宫人、扌刍弹家

等。“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在云韶府的“谓之宫人，盖贱隶

也”。不过宜春院人少时，即可以云韶宫人添之。平人女有容色被选入内廷，教习

琵琶、三弦、箜篌等乐器，谓之“扌刍弹家”。宜春院又有北院，那是梨园子弟所

居，是最高的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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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乐妓是否有等第，未见记载，但不乏名妓。如吉州官妓许永新，成都官妓

薛涛。地方名妓，京师教坊可以调入。像许永新本吉州永新乐营中人，有永新乐

籍。以善歌于开元末年，被选入宫中，居宜春院，最受明皇（玄宗）宠爱（见《开

元天宝遗事》）。看来地方官妓能歌善舞一旦出名，很难保存得住。

官妓呈献歌舞，对象是皇帝与官吏。平民无福消受。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卷四记有：

明皇与贵妃每到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

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戏笑。

这就是“风流阵仗”四字的来源。地方官妓则往往为封疆大吏所独占，如韦皋

之于薛涛（见《万里桥边女校书》篇）。

官妓可以升级，即由地方官妓升为教坊官妓，由云韶府宫人升为宜春院内人或

前头人。还有一种升级，即由普通官妓升为“都知”。官妓内部凡崭露头角的都可

以有做“都知”的希望。都知“分管诸妓，俾追逐匀齐”。长安名妓举举便是都知

（见《北里志》郑举举）。

官妓又皆有“假母”，都“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北里志》

泛论三曲中事）。近世呼妓为“鸨儿”，呼娼母为“老鸨”，鸨儿亦冒老鸨姓。鸨为

鸟名，喜淫无厌，因以称娼妓及娼妓的假母。

国家设官妓也就是国家办妓院。这种事业，历宋、元、明而不衰。

唐以后宋、元、明都有教坊。明教坊司隶于礼部。名妓辈出，明末尤多。如秦

淮名妓董小宛、李香君，吴门名妓柳如是、陈圆圆。凡国家娼妓或官妓都有乐籍，

总隶于教坊，故亦谓之“教坊籍”。

清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雍正会典》）。康熙十二年复

重申禁令。京师及各省由唐历宋、元、明的官妓制度从此废除。代之而起的是私人

经营的娼妓事业。

顺治裁革女乐，有董鄂氏的原因。董鄂氏即秦淮名妓（官妓）董小宛（详见

《董小宛与董鄂妃》篇），被洪承畴计取，送入皇宫，以博顺治之欢。顺治与董小宛

情深义重，并曾一起参究“惮学”（见《清史稿·后妃传》）。顺治十六年停教坊女

乐，正是董小宛死前一年，董小宛既是原籍在教坊的名妓，又与顺治参禅，则顺治

废教坊女乐，就非无来由了。

国家办妓院虽以管仲设女闾为开端，但兴盛起来，则在家妓时代式微之后，即

在唐朝。唐朝不禁官吏狎妓。就唐朝官吏狎妓的普遍性来看，国家办妓院有两个目

的：一即收取花粉钱以充国用，二为官妓替代家妓满足官吏冶游的要求。

宋明一方面设官妓，一方面又禁官吏冶游。可是宋徽宗却狎李师师，明朝三杨

（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宰相之尊，联袂召妓齐雅秀侑酒。真如王书奴所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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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甚严，但官吏冶游风气，视唐更盛”（《中国娼妓史》）。清废官妓，狎私妓的主要

仍是官吏（见《嫖客与妓女》篇）。须知六朝皇帝有宫妓，官吏有家妓。唐朝以后，

官吏家妓丧失，安得不作冶游？唐朝不禁，宋明有禁而不能禁，可视为官吏与皇帝

的争风。皇帝宫妓不废，安能禁止官吏狎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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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妓女与唐进士新阶层

金榜题名曰，曲江挟妓游。

进士在唐是一个新阶层。这个新阶层出现于武则天时。

进士科在隋炀帝的时候便产生了，但直到唐太宗，进士出身的人不多，做官的

更少。武则天要做皇帝，把反对她的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

几乎一网打尽。自北周以来历隋唐在政治上牢不可破的关陇集团，被彻底摧毁。到

她做皇帝的时候，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变，被她杀掉的人就更多了。她急需要有一

个新的官吏集团拥护她，于是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展进士词科，选拔新的官吏，由进

士出身做官的人激增。谁考上进士，谁就可以平步青云。当应考人看到进士榜上有

自己的名字时，简直要发疯。正是：

“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朝看尽长安花。”

《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载有《唐登科记总目》，所记高祖、太宗、高

宗、则皇后四朝登科人数甚详，从中可以看到武则天时期进士作为一个新阶层的勃

兴。

唐高祖武德一共九年，共计上书拜官一人，秀才六人，进士二十六人。新旧

《唐书》不载这二十六个进士的姓名。即未被起用做官或虽被起用，做的是不足道

的小官，故名不入新旧《唐书》列传。

唐太宗贞观一共二十三年，共计秀才二十二人，进士二百零五人，上书拜官一

人。录取的进士多起来了。可是在新旧《唐书》中，只有两人是贞观进士。一为敬

播，列于《儒学传》；一为郭正一，列于《文苑传》。名均不显。显然，贞观时期，

进士尚未形成一个新阶层。

到高宗、武则天时期不同了。高宗一共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但自显庆元年

起，即自他当皇帝的第七年起，因为“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武则天）

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自显庆元年（���丙辰）到武则天死的那年（���乙巳），五十年间，都可视为武则
天统治时期。在这半个世纪中，录取的进士为一千一百五十七人，明经等诸科及上

书拜官的一百六十一人，续试、重试与续试未言及第者四十三人。进士人数为高祖

时进士的四十四倍半，贞观时进士的五点六倍。

当然，单看人数，尚不足以言进士新阶层即在武则天时形成，重要的是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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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翻检新、旧《唐书》，自显庆以后，在武则天时期，以进士出身而成为名臣、

名家的人很多。下据《旧唐书》，举宰相为例。为清楚起见，先列年号。显庆以后，

依序为：

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

淳、弘道、嗣圣、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

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神龙。武

则天死于神龙元年。

韦承庆。本传（卷八八）说“他弱冠举进士”。“自天授以来，三掌天官选事”。

则天时，官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同

凤阁鸾台平章事，为宰相之职。

苏廷页。本传（卷八八）说他“弱冠举进士”，累迁左台监察御史。长安中，奉

诏复按旧狱，雪冤者甚众。至玄宗开元四年，“迁紫微（中书）侍郎，同紫微黄门

（门下）平章事，与侍中宋王景同知政事”，为宰相。

苏味道。本传（卷九四）说他被本州举为进士。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

鸾台三品。即为宰相。苏味道与李峤齐名，时人谓之“苏李”。此人处事“但摸棱

以持两端”，故有：“苏摸棱”之称。成语“模棱两可”从他而出。

李峤。本传（卷九四）说他“弱冠举进士”。“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

笔，皆特令峤为之”。圣历初，与姚崇偕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宰相。

宋王景。本传（卷九六）记他于开耀二年举进士，累转凤阁舍人。至玄宗开元

时，做了侍中，又迁尚书右丞相。宋王景与姚崇为玄宗开元名相，并称“姚宋”。

郭元振。本传（卷九七）说他也是进士出身，却做了名将。大足元年，迁凉州

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在凉州五年。中宗朝，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

护。睿宗朝，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宋王景为吏部尚书，转兵部尚书。

源乾曜。本传（卷九八）说他举进士。玄完开元时拜左丞相，任政事十年。

张九龄。本传（卷九九）说他是岭南曲江人，登进士第。按《高宗纪》显庆四

年春二月乙亥记“上新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而

《唐登科记》记显庆四年，惟取进士二十人，则张九龄当于此年进士及第。张说常

谓张九龄“后来词人称首”。玄宗时为中书令，又迁尚书右丞相。

高智周。《良吏传》说他举进士，三迁兰台大夫。咸亨二年，任黄门侍郎、同

中书门下三品，转御史大夫。

吉顼。《酷吏传》记他举进士，累转明堂尉、擢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

圣历二年，迁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以上举了十个以进士出身而为宰相的人物。为相时间有早晚，但都在武则天时

举进士。

除此以外，虽未做到宰相，以进士出身而特蒙眷宠的名臣、名家的，也颇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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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例如《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刘子玄），在武则天时，“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

年”。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唐书实录》。《史通》于玄宗

时完成。杜甫的祖父、著名文学家杜审言。与宋之问齐名，时人谓之“沈宋”的沈

亻全期。长安中为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被称为唐古文运动的肇始者，麟台

正字陈子昂。李白的知友、曾任太常博士、秘书监的“四明狂君”贺知章。与富嘉

谟友善的新安人吴少微，富、吴二人同列《文苑传》。颜杲卿之父亳州刺史颜元孙。

陇右、陕西两道按察史、玄宗开元时，九迁国子祭酒的元行冲。与源乾曜等做过十

道陟便，玄宗开元时，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的马怀素。与宋之问并称户部“二

妙”，中宗时为吏部尚书的韦虚心。历任左台御史、大理正、左御史中丞、大理少

卿、按察使的王志忄音。武则天时为监察御史，玄宗时为吏部尚书的崔日用。玄宗

时，曾“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机密”的卢怀慎。等等。

根据以上例证，谁也无法否定武则天时，进士已作为一个崭新的阶层，在政治

舞台上出现。

由于武则天重视进士词科，重用进士出身的人为大臣，因此，士子无不将考上

进士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而一旦考上，则欣喜若狂。召妓侑酒，便成了他们

为自己庆贺的最佳形式。妓女则因为他们是新进士，红人，也无不热烈接待。唐进

士遂与妓女结成了不解缘。何况唐朝对于新进士又有自己的规矩。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进士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

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关于曲江会，《唐摭言》卷三《散序》说：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歌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

为之移日⋯⋯敕下后，人（进士）置被袋，例以围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

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进

士第一人）录事（妓女）同。检点会缺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

几于半空。公卿率以其时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

初举进士，挟妓游宴，时或作乐，为之移日，恍如奉旨一样。被袋中的围障、

酒器、钱帛等物，由状元公与妓女一同检查，缺了一样，便要罚令。有的进士故意

藏起一件，甘愿受罚，以为笑乐。公卿以其月选进士为东床快婿。车如流水马如

龙，花月正春凤。这就更增加了曲江会的热闹性。

无妓不成曲江会。这是规矩。新进士狎妓，当然不会只在这一天。《开元天宝

遗事》卷二说：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

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凤流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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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进士往访平康。另一种是召妓至他处宴集。由于妓女籍隶教坊，召集外

出，“须假诸曹署行牒”。但新进士召妓则有优待，赠资加倍。

进士狎妓，佳话颇多，《北里志》有记载。例如：

刘覃登第，年十六七，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同年郑
宗
贝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见天水仙哥条）

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见郑举举条）

莱儿，进士天水光远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

附之。（见杨妙儿条）

《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郭

昭述授天长县主簿，与刘国容相别。行至咸阳，刘国容差一女仆乘矮驹送短书于郭

昭述。书云：

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

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卷三《鸡声断爱》）

这封短书，长安弟子多能讽诵。

有个妓女叫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事笔砚，有词句”。曾出自题诗付

小童，令小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并请他们来家，说“曲中颜家娘子

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北里志》）。这是妓女主动邀请及第新进士来曲里家中作客。

新进士见了颜令宾自题的诗，怎能不被她的才华吸引呢？

唐朝进士狎妓，只有从武则天以后进士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兴起，才可理解。这

就是时代性。宋时此风已转，狎妓的不是进士，而是太学生了。宋朝以守内虚外为

国策，对辽、金、元实行妥协投降政策。太学生言词激烈，如郑肃上诗论花石纲扰

民，陈东上书论大臣误国，请斩蔡京。但又有何用？遂至纵情于声色，而酒酣未尝

不大骂奸臣误国殃民也。明朝文士与名妓往来，如冒辟疆之于董小宛，侯方域之于

李香君，则又与此一时代阉奸擅权，国事日非，满清兴起有关。花丛不仅多才女，

而且多激昂慷慨之姝，遂形成名士与名妓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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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妓女与诗、词、曲

唐诗、宋词、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素负盛誉。作家被看作文学巨匠。可是唐

诗、宋词与元曲的传播，却靠了妓女。没有她们的歌喉，朝鲜人何知有白居易的

《长恨歌》？有井水处何知有柳永词？元代杂剧如果没有表演者，那就只好束之高

阁。由唐诗一变而为宋词，宋词又一变而为元曲，最大的功臣，应该说不是文人，

而是妓女。

且听我细细道来。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是能唱的，而唱者为歌妓。唱诗在唐是一种风俗

习惯，宋王灼《碧鸡漫志》说得很详细。王云：

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

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知音

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

词。”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旧说开

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酒⋯⋯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伶唱适绝

句⋯⋯须臾，妓唱之涣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以此知唐伶妓取当时名

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事也。

白居易的《长恨歌》，长安妓唱之，汉南妓唱之。伶妓取唐诗人诗歌入于歌曲，

使唐诗得以远播，不是成了传播唐诗的大功臣吗？

至于唐朝妓女所作的诗歌，被收入《全唐诗》的也有不少。其中以蜀妓薛涛为

最有名。她在高骈席上作了“闻说边城苦”一首五言绝句，第三、四句说：“好将

筵上曲，唱与陇头儿。”这是自制自唱（薛涛另见《万里桥边女校书》篇）。

越妓刘采春写了六首《口罗口贡曲》。一首云：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不喜、生憎、经岁、经年虽然重复，却活画出儿女子口吻。《口罗口贡曲》是可唱

的，制者、唱者都是刘采春。

再如无姓名的武昌妓所写《续韦蟾句》：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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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云：“上二句集得好，下二句续得好。”（《唐诗别裁集》）

中唐以后，新文体“词”产生，妓女有绝大的功劳。

六朝清商乐余波，至唐而绝。妓乐多用五七言诗代替。但如果全依五字一句、

七字一句来唱，总有不好唱处，因此应用“和声”。并和声作实字，便成了长短旬。

《全唐诗·附录》说：

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

就曲拍者，为填词。

词即由此产生。而“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的，却是歌妓。唐歌

妓实为由诗到词的架桥者与先行者。她们创作的乐谱也就是词谱。

由歌妓而诗人。白居易作《忆江南》，刘禹锡又“和乐天《春词》，依《忆江

南》曲拍为句”（和词题注），表明诗人步歌妓之后，走上了按谱填词的道路。到了

晚唐，温庭筠诸人为迎合妓女心理，力“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

庭筠传》），纷纷按谱填词。词遂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但这仍旧存在着妓女的促成

之功。今存《花间集》，收有温庭筠诸家之词。花间者，妓丛也。下录温庭筠《菩

萨蛮》一首。

南国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弹睡

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依门。

唐宣宗爱唱《菩萨蛮》，温庭筠《菩萨蛮》词较多，宣宗每使宫嫔歌之。宫嫔

人人爱唱，温庭筠名声大噪。宫嫔者，宫妓也。

宋朝大词人常为妓女座上客。他们为妓女填词作曲，妓女为他们的作品吹弹歌

唱，形成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无女妓，宋朝怎能成为词的黄金时代？

北宋大词人柳永（柳三变）自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

他为妓女填词，妓女也求他填词。宋翔凤《乐府馀论》说：

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

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为妓女填词而尽收俚语，遂使其词借管弦与歌喉越传越广。叶梦得《避暑录

话》又说：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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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为辞，始行于世。

柳永词无妓人不能播散。妓人新腔无柳永不能行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显

而易见。

其时，“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吹剑续录》说：“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

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雨淋铃》）。”柳词唱遍天下。“十七八

女孩儿”，妓也。

再说周邦彦，精于音律，亦喜流连坊曲，与镇安坊名妓李师师情同师徒。他写

了两首词：《少年游》与《兰陵王》。李师师唱给宋徽宗听，前一首得罪了宋徽宗，

几至丧身；后一首为徽宗寿，徽宗不仅赦了他，且用他领大晟乐府（详本书《李师

师与宋徽宗、周邦彦、宋江》篇）。

陈郁《藏一话腴》谓周邦彦“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

为可爱”。周邦彦词与妓女的关系，实不下于柳词。

宋代妓女能词者十之七八，能唱也能作。《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丽人

杂记》记广汉营妓僧儿为汉守送行，作《满庭芳》见意云：

团菊苞金，丛兰氵咸翠，画成秋暮风烟⋯⋯两度朱幡雁水，全胜得陶侃当

年⋯⋯

《词苑丛谈》记有施酒监者，与杭妓乐宛结好。施尝赠以《卜算子》词，乐宛

答云：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若是前生未有缘，重结来生愿。（卷七纪事

三）

你说，宋朝妓女，可不可以称为女词人？

王书奴说：“我看古今最不守旧，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者，莫如娼妓。时代尚诗，

则能诵诗作诗，时代尚词，则能歌词作词，时代尚曲，则能歌曲作曲”（《中国娼妓

史》）。这话说得很好。元朝进入了曲的时代，妓女与曲又结成了不解缘。

元朝的妓女都会唱曲，有的且会作曲。《青楼集》记元代坊曲中善唱杂剧的有

顺时秀、南春宴、司燕奴、天然秀、国玉第、天锡秀、王奔儿、平阳奴、赵偏惜、

金兽头、王玉梅、李芝秀、朱锦绣、小玉梅、赵真真、李娇儿、张奔儿、翠荷秀、

汪怜怜、米里哈、顾山山、李芝仪女童童、帘前秀、燕山秀、荆坚坚、李定奴。可

谓多矣。顺时秀“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天然秀“闺怨杂剧为当

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赵偏惜“旦末双全”。李芝秀赋性识慧“记杂剧三

百余段”。朱锦绣“杂剧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李娇儿“花旦杂剧特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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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目张奔儿为“温柔旦”，李娇儿为“风流旦”。燕山秀“旦末双全，杂剧无比”。

善唱诸宫调的有赵真真、杨玉娥、秦玉莲、秦小莲。秦氏二莲“善唱诸宫调，

艺绝一时，后无继之者”。

善唱慢词的有解语花、小娥秀、王玉梅、李芝仪、孔千金。

善小唱的有真凤歌、李芝仪、李心心、杨柰儿、袁当儿、于盼盼、于心心、吴

女、燕雪梅、小娥秀。

善合唱的有于四姐，“合唱为一时之冠”；金莺儿，“扌刍筝合唱，鲜有其比。”

专工南戏的有龙楼景、丹墀秀。“龙则梁尘暗簌，丹则骊珠宛转。”

元代戏曲可谓包罗万有。诸宫调为金代产物。慢词产于北宋。小唱李师师是名

家。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祝允明《猥谈》）。在元朝

均与杂剧并行于世。杂剧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为元代戏曲中心。而当时

娼妓几无一人不通杂剧，元代杂剧之盛，与娼妓的诵习传播关系之密切，又可想

见。

明代自嘉靖以后，金陵坊曲中的娼妓，大都能诗。

冒伯麟集郑如英（字无美，小名妥）、马湘兰、赵彩姬（字令燕）、朱无瑕（字

泰玉）之作为《秦淮四美人选稿》。郑如英居金陵旧院，韶丽惊人，手不去书，有

《述怀诗》。马湘兰南曲中与赵彩姬齐名。马湘兰有诗二卷，王伯 为之序。赵彩姬

名冠北里，冒伯麟刻其诗附于马湘兰之后。朱无瑕为桃叶渡边女子，淹通文史，工

诗善书。“万历己酉年，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朱无瑕字）诗出，人皆

自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香奁下）她有《绣佛斋集》，当时人比之马

湘兰。

他如赵燕如、崔嫣然、郝文珠、桃叶女郎沙宛在、金陵娼家女杨玉香等莫不能

诗。对元曲来说，这又是一变。明朝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以来，倡导文必

秦汉，诗必盛唐。后七了李攀龙、王元美出，其势益张。坊曲娼妓遂又趋于吟诗或

作诗一途。

明末妓女能诗，详见《晚明才女出花丛》篇。

诗、词、曲之所以能成为唐、宋、元文学的代表，妓女的功劳实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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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嫖客与妓女

官吏为嫖客，历代最多闻。

嫖客中何种人最多？曰官吏。何种人历朝不衰，为妓院常客？曰官吏。何种人

最荒唐最无耻？曰官吏。

六朝家妓时代以前不谈，因为妓在家门。从唐朝谈起。

王书奴云：“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几无人不从事

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现象百出。”（《中国娼妓史》）

长安教坊女妓是天子的禁脔，官吏不敢染指，但唐朝乐营遍于全国，官吏到一

地，乐营中的妓女便成了他们猎物。举例言之。

故吏部沈公某与张好好。杜牧《张好好》诗序：“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

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于宣城乐籍。”

为取乐竟转移妓女乐籍。

李尚书与韶光、湄川。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二三《寓情门》记媚川，歙州酒

录事。尚书李擢守歙，颇留意，而已纳营妓韶光。罢州日，与吴员交待托令存恤。

临发共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更

交割，分明留取媚川珠’。”将妓女媚川交割给后任吴员，亦少有。吴员答诗有“韶

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珠掌内看”之句。他总算得到了媚川。
御史裴质与灼灼。宋张君房《丽情集》寄泪条：“灼灼，锦城官中奴（官妓）。

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每遣人以软红绢聚红泪为寄。”

薛宜僚与段东美。会昌中，薛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从青州泛海，遭恶

风雨泊邮传一年，属情于乐籍中的段东美。当地节使即以段东美置于驿中，以侍薛

宜僚。后薛宜僚至外国染疾死，木亲回青州，段东美抚棺一恸而卒（宋钱易《南部新

书》卷七）故事哀艳动人，可薛宜僚以册赠使而中途狎妓，未免荒唐。

韦皋与薛涛。何光远《鉴诫录》记韦皋镇成都日，薛涛每承宠爱。唐衔命使臣

每至成都，便求见薛涛。薛涛狂逸，亦与之周旋。触怒了韦皋，韦皋于是不许薛涛

从官。薛涛作《十离诗》，才复蒙宠召（另见《万里桥边女校书》篇）。

白居易、元稹与玲珑。《尧山堂外纪》记玲珑为余杭歌者，白居易“作郡日，

赋诗与之”。时元稹在越州，“重金邀去，月余始还，赠之诗”。并且寄了一首诗给

白居易。诗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生

是甚时。”二人同狎一妓。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记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态等十妓，夜游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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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丘寺，尝赋纪游诗”。清赵瓯北《题白香山集后》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

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后一句是唐代官吏肆无忌惮好

冶游的原因之一。

然而，宋朝对于官吏狎猖，禁令甚严，而官吏狎娼风气，比之唐朝，尤有过

之。连宋徽宗也狎娼呢。

宋朝权臣狎妓荒唐透顶。像：

王黻，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宴其

中，朋邪狎昵”（《靖康遗录》）。请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十，沿路作乐”（《老学

庵笔记》卷五）。真可谓色中之魔。

秦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平江（苏

州）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熺处之自若”

（《老学庵笔记》卷五）。又是一个色魔。

贾似道，“日游诸娼家，至夜即宴游湖上”。既做宰相，“进娼优奉帝（度宗）

为游宴”。又是一个色魔。

这就无怪乎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浪漫冶游了。恐怕文人而兼大臣的人

中，只有一个王安石干净。

金朝官吏狎妓不给钱，由荒唐进入无耻。金刘祁《归潜志》卷六云：

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牙虎带，馆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

侍寝。迟明将发，令妓征钱，合住愕然。牙虎带强发其箧，取缯帛悉以付妓。

曰：“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合住无以对而去。

像合住这样的白嫖官吏，在金朝恐怕比比皆是。牙虎忽带看不惯，作了护花使

者。他还曾“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贿赂”。

《金瓶梅》记西门庆酷嗜鞋杯，按明顾元庆《云林遗事》云：

杨廉夫耽好声色，一日，与元镇（号云林）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

杯其中，使座客传饮，名曰“鞋杯”。元镇素有洁癖，见之大怒，翻案而起，

连呼龌龊而去。（《说郛》续二十一洁癖。元镇为倪瓒字。）

则“鞋杯”起于元朝官吏的狎妓行径中。当时尚未盛行，故倪瓒看不惯，大呼

龌龊而去。鞋杯的出现，表明官吏狎妓愈演愈无聊，愈无耻。

明朝对官吏狎妓亦有禁令，但与宋一样，有令如同无令，宰相可以狎妓，守土

官吏也可以狎妓。

《尧山堂外纪》记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

巧慧。”一日，令侑酒，众人说：“汝能使三阁老笑乎？”齐雅秀笃定地答道：“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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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便令笑也。”等到见了三位阁老，阁老问道：“来何迟？”齐雅秀道：“看书。”阁

老问：“何书？”齐雅秀道：“烈女传。”三阁老大笑，骂道：“母狗无礼。”齐雅秀立

即回嘴：“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三杨联袂狎妓，为妓所窘，竟无可奈何。朝廷不管其事。

清朝将明朝等同具文的“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拿来应用。由于一

面废官妓，一面禁官吏宿娼，情况比之明朝确要好一些。可是，一到私娼兴起，禁

令废弛，亲贵官僚狎娼之风立趋大盛。

同治嫖院（另见）是一个特殊事件，可以不论。至若洪钧之恋赛金花，持节出

使英国，携之而去，载振之恋谢珊珊，某二爷之恋苏宝宝，竟曾轰动北京。北地胭

脂，如双凤（大金凤、小金凤）、二姐、万人迷，王公大人拜倒于裙下的，也是争

先恐后。海某内务府郎中以昵万人迷倾其家（《清代声色志》）。后来的督军，每一

督军最少有姬妾十人以上。这还不够，私娼、女优、打鼓的、良家女子，几无一不

嫖。真可为荒唐绝伦。

官吏嫖妓，既是阶级矛盾，又是官民矛盾，而以后者为表现形式。

至于商人嫖妓，在官妓时代，只能拾官吏的遗唾。白居易《琵琶行》所云“名

属教坊第一部”，“老大嫁作商人妇”是也。商人涉足妓丛，惟近代私妓兴起，始趋

于兴盛。

如果说古代官妓营业以歌舞为主，则近代私妓营业以卖淫为主。“鸨儿爱钞”，

看嫖客但从钱财着眼，商人乃得乘时而入。但对妓女来说，“钱”是一个字，“情”

又是一个字。情投意合而又多金，常以喜剧收场。钱与情如果发生矛盾，对重情的

妓女来说，宁重情而舍钱，这就必然要与鸨母发生矛盾，以悲剧收场。当然，也有

与鸨母一致重钱的妓女。嫖客囊尽，才知为妓女的虚情假意所骗。但无论哪一个妓

女都不想一辈子过妓女生活，总想择人而从之，不可能长久与鸨母保持一致。

《聊斋志异》写了一个故事，杭州名妓瑞云将迎客，对假母蔡媪说：“价由母

定，客则听女自择之。”她想两全。母乃定价十五金，自此富商贵介日接于门，而

瑞云独钟情于余杭贺生。贺生家仅中赀，不能娶她。母见她择婿数月，不得一人，

将强夺之而未发。幸得“仙人”之助，先弄黑了瑞云，贺生才能买之而归。仙人恢

复了瑞云的洁白。这个故事是说要两全，既满足假母的贪欲，又遂顺妓女择婿的心

意，是很难办到的。除非有情又有钱。

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记汉皋妓李玉桂钟情李孝廉，这位孝廉春风失意，旅

食京华，不能娶她。“有富商某，艳其色，强委千金于其假母，劫之去”。李玉桂仰

药死。鸨儿重金，姐儿重情，结果铸成悲剧。

也有两全的。淞北玉魷生（王韬《海陬冶游录》记有妓朱湘卿，“雪肤花貌，

旖旎温柔，工词曲，知书识字，丰度娴雅”。有贾客某人“愿致湘卿于金屋，姬

（朱湘卿）亦心焉许之”。不料“某词林来沪，续与姬有割臂盟”，变成三角恋爱。

贾客设一计，诡言游云梦，与朱湘云同乘马车而出，将她藏在别墅中，不叫她回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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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写好婚帖，办理结婚手续，朱湘云遂归于他。这个商人算是有钱又有情的人，

而朱湘云对他亦非无情。鸨母因他有钱，亦无话说。此故事以喜剧收场。也许是传

统的贱商贾的思想作怪，人们竟可惜“绝代名花，一旦忽为沙吒利折去”。

这个富商与某词林争一妓，因使诡计而胜利。但无论商人怎样富，却斗不过巨

阀。王韬《淞滨琐话》记沪上名妓吴佩香“艳帜独张，而巨阀富商争掷缠头锦者无

数，惟恐不得其当。卒为有力者篡去”。有力者，巨阀也。商斗不过官。

妓院经营方式，在官妓时代，有所谓召妓侑酒，在近代有所谓出局或叫出条

子。

出局即为妓女应嫖客之邀，出外或侍宴佐酒，叫“酒局”，这与古代召妓侑酒

相同。或陪赌，叫“牌局”。或陪看戏，叫“戏局”。嫖客如在妓馆、书寓、酒馆或

戏园招妓前来，则称“叫局”或“叫条子”。叫局一般要先填写“局票”，然后派人

送给妓女本人。妓女出局，老板往往派大脚娘姨或小大姐跟随，谓之“跟局”。一

客叫二妓谓之“双局”，一妓连续收到局票，从甲处直接到乙处，谓之“转局”。夜

晚出局叫“夜局”。陪客到天明叫“天明局”。

这是就官、商等高级嫖客与“清吟小班”、“长三书寓”等高级妓女而言。低级

妓女在门口、路上站关拉客，何叫局、出局之有乎？

妓女所得“局钱”，如果妓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讨人身体”，须全交老板（掌

班或班主），除去花捐、杂税外，由老板与龟鸨（领家）订约分成。这类妓女要受

官家、掌班及其直接主人领家的三重剥削。如果妓女是有相对自由的“自家身体”，

可直接与掌班老板订约分成，但花捐、杂税自付。情况并不比讨人好多少。

嫖，从嫖客来说，除了明末东林党人、复社人物另有所寄之外，无论官商，全

从感官刺激出发。在妓女面前，他们非人而为禽兽。唐宋元、白、欧、苏诸公，风

流则风流矣，可同样作了感官的俘虏，理性思维都落于不好此道的王安石之后。从

妓女来说，她们处于被侮辱、被蹂躏的地位，但正因为如此，她们是人不是兽。古

代妓女柳如是能毁家抒难（见《女中丈夫柳如是》篇），近代妓女如汉皋李玉桂，

视千金如粪土，仰药殉情。谁能说她们不是人类中的皎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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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宋朝的官营酒巴间

谁知王安石，变法创酒吧？

宋汪拯《燕冀谋贻录》记王安石变法，实行官卖酒制度，“命娼女坐肆作乐，

以蛊惑之。小民无知，竞争斗殴，则又差兵官列架仗以弹压之，曰‘设法卖酒’”。

这是一种由官府出面经营酒巴间的制度。所以名之为“酒巴”者，此种官营酒店有

娼女坐肆作乐，以广招徕故也。王安石的思想倒很开放，但律己甚严，某次自金陵

过苏州，知苏州刘原甫设宴招待，列营妓于庭下，王安石“作色不肯就坐”（《侯鲭

录》），刘原甫只好撤去营妓。不像欧、苏诸公挟妓漫游。

南宋官卖酒用妓作乐，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亦见《燕冀谋贻

录》）。酒巴的兴旺发达，把北宋的但命娼妓坐肆作乐，远远抛到后头去了。

耐得翁《都城纪胜》记官家诸酒库寒食节与中秋节前后，开酤煮酒与开酤新

酒，也就是一年搞两次开张，仪式盛大。诸酒库：

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

衫子裆胯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技

艺杂剧。三盏退出，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

《梦粱录》卷二记有“酒样”牌子，“以三丈余高白布写‘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

匠，酝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谓之‘布牌’。以大长竹挂起，三五

人扶之而行”。此种做广告的方式，可谓空前绝后。嗜酒好色者，无不坠人彀中，

“最是风流少年”，看到美人骑在马上，“沿途劝酒，或送点心。间有年尊人，不识

羞耻，亦复为之，旁观哂笑”。凡逢这样一天，诸酒肆皆“结彩欢门，游人随处品

赏，追欢买笑，倍于常时”。

《都城纪胜》又说官酒库有东酒库、西酒库、南酒库、北酒库、南上酒库、西

子库、中酒库、南外库、东北库、北外库。其他则有西溪并赤山九里松酒库等，官

酒库可谓多矣。每一座官酒库都开设了酒楼，“若欲赏妓，往官库中点花牌”。花牌

上写有妓名，“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梦粱录》卷十）。欲买一笑，

径往库内点花牌可也。想点谁便点谁，惟意所择，惟金是衡。

官酒库买笑妓女除官妓外，尚有私妓。《梦粱录》卷二十写“妓乐”，有她们的

姓名。其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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